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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近年来，设计学的概念和其外延讨论不断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关注，理论研究与产业实践出

现了脱节，传统意义上的设计学边界变得模糊，因此新的时代需要进一步强调设计的开放性特征。方法 首

先从设计学的概念出发，提出社会分工对设计的影响，并明确设计研究的开放性特征；然后结合实践，

从更加广泛的用户研究和更开放的制造业体系出发，建立智能制造背景下的双轮驱动设计产业模型，详

细论述该模型中四个开放平台的作用，并指出开放性设计所能解决的我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最后展望

产教融合的开放式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结论 开放的设计学概念将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并建立更加广泛

的联系，从而带动从用户到制造的产业系统发展，这是智能制造的必然趋势，也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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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iscussion on the concept and extension of design science has continuous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a and industry. There is a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he industrial practice, 
and the traditional boundary of design science has become blurred, so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mphasize the openness of 
design in the new era. Firstly,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design scienc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on de-
sign was proposed and the open feature of design research was clarified.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e extensive 
user research and more open manufacturing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a two-wheel drive design industry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was established. The roles of the four open platforms in the model were 
discussed in detail, and the problems that open design could solve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ere pointed out. 
Finally, the training mode of open design talents integrated with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was prospected. The open 
concept of design science will break down the boundaries between disciplines and establish more extensive connections, 
thu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ystems from users to manufacturers, which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also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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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2011]8 号文件发布的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艺术

学成为了一个全新的学科门类，设计学则第一次成为

一级学科，但近十年来，学术界却一直充满争议。有

学者从“艺术与科学属性”、“建立中国的设计学”、

“学科范围”等方向论证了将设计学确定为一级学科

的必要性，并提出可持续设计的教育定位；有学者提

出设计学科的发展既要面向区域经济发展，又要满足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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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并指明设计学需要与信息科

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等融合衔接；有学者指出有必要

区分出设计学广义和狭义的内涵，同时应保证设计学

中的艺术设计和工业设计具有相同地位，使艺术设计

不被边缘化[1]；有学者指出设计学升级为一级学科，

体现了国家对文化产业和创新发展的高度重视，表明

了大家对设计学科的认识有了进步，也反映了社会对

设计学科发展的需求；也有学者指出虽然设计越来越

受到关注，但是我国对设计学科的研究依旧不够深

入，大多停留在简单的引进、模仿和补充，而针对中

国问题展开的独立研究太少；还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

设计教育没能较好地结合地域性，设计教育同质化非

常严重 [2]；同时更有学者指出由于现行学科目录中

“设计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没有被明确规定，

并且目前各个院校对“设计”下属专业的设置各有不

同，导致学术界所通行的“设计”概念与社会中约定

俗成的日常观念存在一定落差[3]。与此同时，设计正

全面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进入到生活的每个角

落，每年举办的“设计上海”已成为亚洲最大的设计

展会活动，从深圳到河北，从武汉到合肥，各种设计

活动此起彼伏，其中工业设计还被视为“国家创新发

展战略和全球引领性的创新产业，成为工业价值链攀

升的关键环节和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力量[4]”。据统计仅 2019 年全国就举办了 643
个工业设计大赛，同年 10 月在山东烟台成功举办了

世界工业设计大会。在此背景下，设计学和工业设计

的概念被不断更新，其外延被不断扩展，也让学界产

生了新的迷茫：设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吗？

如何发挥设计在产业中的作用？本文尝试用“Open 
Design”的角度对以上问题进行解读，并结合山东省

工业设计研究院的建设实践和中国工业设计联合创

新大学的发展规划，探讨设计学的开放性概念及产业

问题。 

1  设计学的开放性概念 

2015 年，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ICSID）更名为

世界设计组织（WDO）[5]，进一步淡化了“Industrial 
Design”中的“工业化”，而同时发布的新定义指出

“（工业）设计是创新驱动的战略问题解决过程”，与

该机构过去几版定义相比，其概念随着时代发展发生

了重大变化。其中，1980 年定义中的前提条件——“就 
 

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早在 2005 年的定义中就

被删除了，并且加入了“设计是技术创新人性化的核

心元素，也是文化与经济交流的关键因素”的解释。

由此可以看出，经过三十五年的发展，设计的对象从

“工业产品”扩大到了“产品、系统、服务和体验”，

设计的范畴从“材料、结构、形态、色彩、表面加工”

扩大到了“技术、文化、经济、生活等领域”，设计

的目标从“工业产品全部侧面或其中几个方面”及“包

装、宣传、展示、市场开发等问题”升华到了“商业

成功和更好质量的生活”。 
不同的视角、定位及标准都影响到了人们对于设

计的认知。比如在所谓的“人人爱设计”、“人人都是

设计师”的表述中，“设计”更接近于“设计感”，主

要取决于人对于设计对象的主观感受。然而职业设计

师所要求的是一种“设计力”，即通过专业训练所获

得的赋予设计对象更高价值的能力。 
现代设计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在远古时代，原始

人打造的石器，首先是给自己用的，因此他既是用户，

也是制造者。到了农耕时代，社会分工出现，手工业

从农业中逐渐分离出来，商品经济产生[6]，此时自然

科学与社会科学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手工艺人同时也

是手工艺设计师（Handcraft Designer），除了设计和

制造以外，他们还负责销售。工业革命以后，社会进

入工业时代，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深入，新的社会分工

不断涌现，设计、制造和商业分离，社会出现了专业

的设计者、制造者、销售者，他们各司其职共同为使

用者服务，不过此时，使用者属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

态，市场给予什么，他们就购买什么，商品的各个属

性并不受使用者的意志影响。然而，到了知识网络时

代以后，物质条件极度丰富，人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

受现有商品，对商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网络的

发展也为人们提供了自由表达的途径，商品的设计

者，制造者和销售者必须要考虑到使用者的感受，根

据使用者的反馈为他们提供更适合的商品。随着大数

据、人工智能的发展，社会开始进入数据智能时代，

此时原有社会分工中各个角色的边界变得模糊，设计

者、制造者、销售者、使用者处于一个相互融合的体

系中，社会分工依旧存在，但是不同角色之间产生了

基于大数据的交叉和融合。时代变迁下的社会分工见

图 1。 
社会分工不断细化，也导致了学科的细分，设计

从其他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设 

 
 

图 1  时代变迁下的社会分工 
Fig.1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under the changing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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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的出现则是学科细分的结果，1837 年成立的英国

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原名 Government 
School of Design），标志着设计开始成为一门学科。

然而设计学科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工业社会

初期的设计学与工程学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国

学者 Redtenbacher 在其 1852 年出版的《力学与机械

制造原理》一书中指出工程活动是一个充满艺术创

造力的有机过程，并将设计方法论首次应用于机械领

域[7]，这本书后来也成为了科学技术理论的一个里程

碑。皇家艺术学院中声名显赫的工业设计工程专业

（Industrial Design Engineering）创建于 1960 年，并

长期与帝国理工学院合作办学，毕业生可以同时获得

两所学校的硕士学位，充分体现了这一学科的交叉特

色。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系统科学、信息科学等与

设计产生交叉，现代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开始在设

计中广泛应用，设计的对象也扩展到精密机械、电子

装置等。设计目标不再是单一产品，而是“功能—质

量—成本”的系统优化，整个过程涉及到方案选择、

结构设计、材料选择、优化分析、工艺设计规划、可

靠性设计、成本估计等[8]。进入 21 世纪，信息技术

急速普及并应用，设计与系统工程、系统优化和计算

机辅助设计在原有基础上建立了更广泛、更深入的合

作，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对设计研

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可感知，可度量，可通信，可操

控，操控更准确，用户需求更易察觉，设计制造行销

一体协同实现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新的时代要

求更加开放的设计概念，而皇家艺术学院的工业设计

工程更名为创新设计工程（Innovation Design Engi-
neering），也表明设计学科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来看，工业社会以来的专业

分工越分越细，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此提出了挑

战，专业化程度越高的工作越容易被人工智能所取

代。马克思早在 1867 年就指出机器会不断占领新的

生产领域并对工人造成排挤，而人工智能则是被赋予

了“智能”的机器，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国内

外学者对于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工作的担忧一直都存

在[9-16]，李晓华指出人工智能在重复性、数字化、程

式化、按照既定规则进行大量运算的工作，以及对于

精确度、稳定性、快速响应等方面要求高的工作具有

优势[17]。同时，学科门类的细分使得研究也越来越深

入，新兴学科不断触及到不同学科的边缘地带，在碰

撞中产生新的研究热点，开放性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

结果。设计研究的开放性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1）设计研究领域的广泛性。从传统的制造业（包

含机械、电子、能源、交通运输等行业）到文化创

意产业，从材料工艺的可实现性到市场的可行性，都

可以视为设计学的研究范畴，取决于具体设计项目

的导入。 
2）设计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在用户研究的基础

上，无论是以头脑风暴为代表的创造技法，还是以思

维导图为代表的思维工具，甚至到以格式塔心理学为

基础的感性工程学，以及通过眼动仪、脑电设备、行

为分析等实验方法，都已成为设计学常用的研究方

法，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路径。 
3）设计研究成果的不确定性。设计与工程技术

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最优解，而是

在尊重用户个体差异和使用环境约束下，通过追求设

计成果的差异化实现创新。 
必须指出的是，以上提到的“设计研究”与“设

计学研究”有一定区别，前者偏重于实践和应用，后

者偏重于基础理论（一般包括设计基础理论研究、设

计实践理论研究和设计产业理论研究三大板块）。近

年来设计学者虽在用户体验、人机交互等领域取得了

一定突破，但未能取得普遍认可的设计理论基础。 
设计学是一门与自然学科联系密切的、人文学科

色彩浓厚的社会学科，其学科特点是面向产业化，在英

文中，“产业的”和“工业的”是一个词，即“Industrial”。

设计学的这一学科属性，决定了它能够打通自然科学

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壁垒，也将在新文科、新工科

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开放性设计概念下的产业模型 

在过去的两百年里，工业化的制造体系已经为人

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成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需要基本得到了满足。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的主要社

会矛盾发生了根本改变，片面单纯追求生产效率的制

造体系也同时遇到了技术上的极限，当微电子芯片工

艺已经到了纳米级的水平，传统的摩尔定律已经失

效，片面强调最优解追求设计结果的唯一性，已难以

满足人类的多样化需求。设计的价值，就是通过追求

新的可能性，创造更多元的生活。因此，产业发展和

升级需要工业设计发挥更大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同时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与难得的机遇。挑战主要来自激烈的外部环境，以

及亟待改善的自身结构问题。以美国、德国、日本为

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以发展智能制造为核心的

国家战略计划[18-21]；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紧随其后，

推出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创新战略[22-23]；东南亚等地区

的国家也借助巨大的人口红利、丰富的自然资源等优

势积极参与到制造领域的国际竞争中[24-25]。与此同时

中国制造业自身还存在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和产品质

量效益低下等急需调整与改进的突出问题[26-28]。然而

与挑战并行的还有机遇，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为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技术环境，通过与信

息网络技术的融合，中国制造业可实现信息、资源、

人员等的优化配置[29]，促进生产方式向智能制造、柔

性制造、个性化定制等转变，进而有效满足客户多样

化个性化需求；同时中国政府也积极推出“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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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等战略为中国制造业改造升级指明方向[30]，这

不仅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应对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更

有助于中国制造业自身结构的调整升级。 

2.1  设计驱动制造业创新理论 

设计驱动制造业创新一般是从两个角度开展研

究。第一种是从商业出发，研究设计在企业活动中的

作用，促进企业结构调整与升级。Verganti 通过不同

的商业案例正式提出设计驱动式创新，并指明这种创

新区别于企业通常采用的市场驱动式创新和技术驱

动式创新[31-33]。Ravasi 强调了设计和设计师在企业战

略更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将企业的设计驱动创新

分成四个阶段进行描述[34]。Gotzsch 和 Talke 等人指

出设计驱动式创新能够使企业更具有竞争优势[35-36]。

De Goey 等人通过归纳总结大量相关文献，得出设计

驱动式创新可以促进企业产品差异化，有利于企业形

成自己的品牌优势[37]。Hargadon 认为设计在企业的

变革过程中，对创新和已建立的制度起到了协调作

用，并将爱迪生的电力照明系统作为企业采用设计驱

动式创新的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38]。第二种是从设计

出发，研究设计产业与制造产业的融合，进而促进两

者的共同提升。Utterback 提出设计激发式创新，并

通过丰富的案例回答了设计到底是什么的问题[39]。刘

利民指出工业设计产业协同创新是提升产业整体创

新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是解

决工业设计产业规模小、创新能力弱等问题的有效途

径[40]。O'Connor 认为工业设计的增长取决于制造业

内部的变化，而制造业的结构变化则取决于工业设计

服务的可用性[41]。 
上述两种研究角度都无法涵盖设计的开放性属

性，甚至造成设计与制造的对立，这一现象也引起了

学者的关注。徐明亮从社会分工和价值链两个角度分

析了工业设计和制造业互动的机制，指出工业设计与

制造业互动的过程中，工业设计重构优化了制造业企

业的价值链，同时工业设计也获得了制造业提供的先

进设施和设计服务需求[42]。卓慧娟认为工业设计行业

与制造业相互促进、融合发展。制造业结构升级扩展

了工业设计行业的发展空间；工业设计行业则通过提

升创新的专业化程度、改善创新的方式来推动制造业

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两端高附加值环节演

进[43]。而另一方面，用户需求越来越受到产业的重视，

如上文所述，用户作为“设计—制造”系统中不可或

缺的环节，正在成为产业发展的另一种重要驱动力。

开放性的设计将融入到“用户—制造”的系统，并促

使该系统变得更加开放。 

2.2  C2M 双轮驱动模型 

现代工业体系下生产的产品是从制造端流到消费

者（From Manufactory to Consumer，即 M2C）手里，

可以视作是一种单向的物质流活动。然而随着以用户

为中心设计（User-Centered Design）思想的发展，制

造业开始从消费者，甚至是潜在消费者中开展调研，

并用结果指导设计和生产活动[44]，可以说是设计促进

了从消费者到制造端（From Consumer to Manufac-
tory，简写为 C2M[45]）的回流。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

技术的应用，工厂通过大数据分析获得用户的需求信

息，提供定制化产业服务，设计与制造实现了新的融

合，在这个过程中，设计一方面带动了用户需求的增

长，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制造业的升级，从而驱动产业

发展，因此称之为双轮驱动。C2M 系统双轮驱动模

型见图 2。 
在智能制造背景下，以 C2M 模式为基础，以洞

察客户需求为核心导向，信息和产品成为链接 C 和 M
的关键要素，而信息设计和产品设计则成为产业模型

最好的载体。山东省工业设计研究院的实践对该模型

进行了验证，并运用开放性设计的概念对此进行了完

善。通过智能制造的建设及三交模式（交互、交易、

交付）打通客户端和工厂端两端的信息流通和产品流

向，依托虚实结合的产业互联网，再针对应用层、平

台层和生态层以工业设计的视角进行宏观规划设计，

从而建立起 C2M 全流程开放的生态体系。C2M 双轮

驱动开放性模型见图 3。 
 

 
 

图 2  C2M 系统双轮驱动模型 
Fig.2  Two-wheel drive model of C2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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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2M 双轮驱动开放性模型 
Fig.3  Open model of C2M two-wheel drive 

 
该模型还从某种程度上梳理了智能制造、工业设

计与产业互联网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能够实现三者

的虚实共生、融合发展。首先，产业互联网是智能制

造的重要基础，通过网络可以把生产设备、流程、成

本、订单等信息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并打通了上下游

产业链；其次，工业设计通过发展和挖掘用户需求，

为制造业的升级提供新的动力；第三，“互联网+”为

工业设计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并成为产业系统中运

行的新机制。 
与 C2M 系统双轮驱动模型相比，开放性模型还

完善了四个平台的职能，使设计密切与产业相结合，

四个平台如下。 
1）开放的共享研究开发平台。该平台着眼于全球

范围内智能制造和工业设计的最新发展及趋势，在全

面考虑可实施性的前提下，将智能制造与工业设计结

合，并展开相应的理论与技术研究，使得智能制造与

工业设计能够有效融合，特别是将工业设计发展领域

中的理念、技术、工具、材料等应用在智能制造领域。

首先用工业设计领域的发展经验带动智能制造这一

新兴领域的起步与发展，然后逐步探索两个领域的最

佳结合模式，有效完成工业设计与智能制造的融合。

该平台汇集了智能制造工艺数据库、产品图谱库、行

业分析数据库、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数据库、专利数据

库等基础信息资源，为共享研究提供需要的理论依据

与技术基础。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该平台完成专业

智库的建立，以及共享渠道的构建，进而实现依据需

求组合协同创新团队的目标，并为创新团队提供内外

部协同支撑的服务，保证协同创新的高效性，强化产

业链中各企业间的协同，保证创新资源的优化利用。 

2）开放的协同高效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该平台

通过引入现代前沿科学技术成果，推动科技与设计的

融合，为产业提供高技术、高设计的产品或解决方案；

通过构建设计、研发、客户、市场、投资、供应链、

品牌紧密融合的创新模式和机制，促进产学研用的紧

密合作。该平台不断加强针对科技成果转化过程涉及

的各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力，并为产业提供专利预警、

审查、确权、维权等一系列服务；搭建网络交易平台，

更好洞察用户需求，根据用户需求配置、整合系统资

源，实现需求与资源的对接；围绕设计师创业、设计

机构产业化项目、传统产业开拓新领域、自主研发、

科技成果转化、政府项目或课题等进行服务和孵化；

同时，该平台还开展市场研究、项目挖掘、产品定义、

团队建设、资源导入、原型试制、客户体验、产品打

磨、客户获取、品质管控、供应链管理、品牌营销、

基金创投等工作。 
3）开放的产学研联动人才培养平台。该平台通

过与全球范围内智能制造、工业设计、工业互联网等

领域的高校合作，打破大学与大学、学科与学科、艺

术与工程、产业与教育、国内与国际、理论与实战之

间的隔阂，进而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优秀

人才。该平台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开放式”为主要特

征，这种模式培养的人才以“高端复合型”为主要特

征，他们是融合了科技、设计、商业于一体的创新创

业型人才。同时该平台还引入工信部工业设计领军人

才培训模式，开展创新设计能力培训与认定工作。 
4）开放的制造业创新发展公共服务平台。该平

台通过在制造领域组织开展设计供需的对接，推进制

造业与工业设计的交流融合；通过整合国内外工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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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资源，打造全球智能制造创新高地；通过促成国内

制造企业与国际知名企业的战略合作，推动中国智能

制造走出去，提升中国智能制造国际影响力。针对企

业，该平台主要提供系统的专业创新设计服务，促进

企业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服务，提升品牌形象；引导

企业掌握创新设计的思维和方法，建立和完善工业设

计中心；为企业构架创新管理流程，并提供企业内训、

国际智库等资源以提升企业人才团队质量。针对政府

部门，该平台主要提供以行业数据收集、行业现状分

析、政策研究、政策宣传、政策落实等为主的支撑

服务。 

2.3  开放性设计为产业解决的问题 

2.3.1  客户多样化及个性化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大多存在科技附加值低、无

法满足产品个性化定制需求等问题，极大影响了企业

实现高利润的经济效益及企业竞争力[46]。优秀的工业

设计是提高产品科技附加值的最有效途径[47]，一个科

技感十足的工业设计产品能够大大提升产品的档次

与价格，而优秀的智能制造体系则能够使企业迅速满

足客户个性化定制的需求，因此智能制造工业设计

C2M 生态系统的建立，可以帮助企业利用开放共享

的工业设计平台提高产品科技附加值，满足客户个性

化需求，增加产品的销售利润。智能制造服务平台可

以为企业提供包括客户需求分析、产品设计研发、智

能制造规划设计、智慧物流、智慧管理在内的全制造

链服务，通过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融入包括企业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在

内的运营全过程，将传统制造企业打造成为一个数字

化的智慧企业，帮助企业实现以客户价值为牵引的核

心业务流程的纵向集成，优化企业内资源配置、消除

智能壁垒，大幅提升运营效率，使得企业不仅能够满

足客户多样化及个性化的需求，还能实现产业链的协

同增效，实现价值最大化。 

2.3.2  传统制造业柔性生产能力弱，资源利用效率低 

柔性化生产指的是在生产资料保持一致的前提

下，生产线在大批量生产和小批量生产之间能够实现

任意切换[48]。柔性化生产之所以能够成为制造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其核心就在于其强大的供应链协同功

能。供应链协同要求制造企业的产能可根据市场的实

际需求变化弹性释放。如果制造业柔性能力不够，那

么就意味着客户必须大批量采购压占资金，否则就要

承受断货停产的风险。从目前国内柔性化生产线的发

展来看，产能过剩一般都集中在落后产能、一般性产

能，而真正具备柔性生产能力的产能十分稀缺，显示

了我国传统制造业存在柔性生产能力弱的问题。我国

传统制造企业产能过剩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

企业投资并没有真正跟上市场消费的需求，使原有产

品市场饱和，导致剩余产品积压，后续生产乏力；另 

一方面，当企业投资生产不能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升

级来促进和带动新消费增长点，那么此时，企业的投

资将只是在原先基础上的简单扩大再生产，对于已达

到饱和的市场需求而言，将会造成更大的产能过剩问

题。我国传统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具有显著路径依赖的

“惯性”特征，产能过剩在治理过程中出现“久治不

愈”和“日益严重”现象，并会导致资源浪费，资源

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智能制造工业设计 C2M 生态系统的建立，能促

成智能制造和工业设计的融合，为传统制造业改造升

级：完善了顶层设计，使企业具备以系统思维统筹解

决制造问题的能力；提升了制造灵活性，为企业的柔

性制造生产提供可能性。在智能制造工业设计 C2M
生态系统中，工业设计贯穿于智能制造整个体系，传

统的企业生产模式被改变，通过柔性生产来最大化地

满足客户需求，实现客户需求端与生产制造端的连

接，从客户需求出发设计产品，完成个性化定制生产；

实现市场需求的定位和柔性智能生产，避免生产制造

中因对市场需求定位偏差引起的产能过剩；同时还可

充分发挥设计的引导作用，最大限度地对资源进行规

划，提升利用效率。 

2.3.3  品牌效应不足，国际市场竞争力不强 

中国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主要原因之

一就是中国制造企业大多为 OEM（原始设备制造商）

企业[49]。OEM 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人力，所

承担的工作主要是加工装配，不需要设计与技术研

发，不掌握任何核心技术 [50]。经济的迅速发展，为

OEM 企业带来了潜在的发展机会，但更多的是不断

加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劳动力成本及原材料成本优势

的消失，使得国内 OEM 企业的价格优势也随之消失，

处于价值链低端的 OEM 企业为了摆脱困境，不得不

向 ODM（原始设计制造商）模式、OBM（原始品牌

制造商）模式转型升级，而从 OEM 模式到 ODM 模

式再到 OBM 模式，制造业对工业设计的需求是不断

增加的，同时对于设计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 
智能制造工业设计 C2M 生态系统的建立，将工

业 设 计 引 入 传 统 制 造 业 中 ， 帮 助 传 统 指 制 造 业 由

OEM 模式转型升级至 ODM 模式，然后通过引进智

能制造等先进技术，帮助企业逐渐拥有自己的核心技

术及创新能力，进而由 ODM 模式成功过渡到 OBM
模式。在 OBM 模式中，企业的品牌核心并不是产品

本身，而是包括产品的设计、制造、服务等在内的产

品整个生命周期，智能制造工业设计 C2M 生态系统

则通过工业设计和智能制造的结合，帮助企业将品牌

深入到产品本身，以及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帮助

企业打造维护自己的品牌，提升企业竞争力，进而提

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2.3.4  自主创新能力不高，创新驱动能力不足 

目前我国制造业存在整体创新能力不高，创新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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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力不足的关键问题。这主要由于制造业的技术创

新需要深厚的技术积累，需要跨学科多维度的技术融

合，更要投入海量的资金支持，并且存在投资回收期

较长，投资收益较低等现实问题。大型制造企业拥有

雄厚的资金支持及长期的技术积累，在自主创新上有

先天的优势，但是占据制造业大部分比例的中小型制

造企业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只能以仿制

或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为主，进而导致了我国制造

业整体创新能力弱，竞争力不强的局面。 
智能制造工业设计 C2M 生态系统的建立，为中

小型企业提供了一个共享的设计开发平台，中小企业

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实现产品的自主创新设计，由平台

客户中的研究机构、高校院所和具有自主开发能力的

企业共同为其提供创新服务，实现产学研联合开发，

即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共享的技术创新研发动力群，通

过提高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制造业整

体的自主创新能力。 

2.3.5  缺乏协同创新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工业设计和

制造业融合不深 

目前我国正在推行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制造业

转型升级[51]，这个过程中工业设计的参与非常重要，

它能够作为制造业的创新驱动力[21]，引起制造业的量

变和质变，实现制造业中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

合，进而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52]。然而由于缺乏

协同创新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

致使工业设计服务的供需两端资讯对接不畅，工业设

计和制造业缺乏深度融合，创新资源也比较分散，同

质化比较严重，产品附加值欠缺，供需方信息不对称

性比较严重，对制造业的智能化过程造成很大阻力。 
智能制造工业设计 C2M 生态系统的建立，能为

产业创新提供多层次的开放式服务平台，促使工业设

计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通过工业设计为制造企业

或者传统制造产品的改造提供配套的服务，能够促进

传统产品的智能制造，最后实现产品的智能化，为传

统制造业改造升级注入新动能。 
2019 年 12 月，山东省工业设计研究院被工信部

确定为首批八个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培育对象之一，

创建方向为智能制造领域，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目标。

2020 年 8 月，该研究院与二十二家龙头企业签署共

建协议，涉及家用电器、装备制造、化工、电信等行

业，并积极探索工业设计在不同行业的应用实施方案。 

3  开放性产教融合育人模式 

虽然在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设计

创造行为，但是真正的现代设计教育却是始于 20 世

纪初包豪斯在德国的成立[53]，然后随着经济环境、技

术条件等的变化，现代设计教育不断演变以匹配相应

的社会环境。辛向阳将现代设计教育分为五个阶段， 

 
 

图 4  设计教育的发展阶段 
Fig.4  Development stage of design education 

 
分别为现代设计奠基阶段、设计商业化及设计服务社

会化时期、设计方法运动时期、学科交叉主导时期、

新的困惑期[54]。设计教育的发展阶段见图 4。 
由此可见，每个时期的设计人才培养模式都在强

调开放性，强调设计与其他领域、产业的结合。包豪

斯作为现代设计教育的开端，一直主张设计与技术的

统一，强调艺术家、企业家、技术人员的紧密合作，

它从一开始就为设计教育奠定了开放性的基调；以芝

加哥设计学院为代表的“新包豪斯”院校在美国商品

经济大发展背景的助推下带动大批设计咨询公司、企

业设计部门成立，而设计公司及设计部门都是为当时

的商业服务的；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参与的设计研究组

织 DRS 则一直致力于企业产品研发过程中的效率管

理、决策等设计方法的研究；卡耐基梅隆大学则开启

了将学科交叉引入设计领域的先河，特别是设计与机

械、商学院的交叉；创办于 2003 年的斯坦福大学的

设计学院（d.school）在短短十几年就一跃成为世界

顶级的设计学府，其学院的创始人是美国著名设计公

司 IDEO 创始人、著名设计师 David Kelley，其从一

开始就打上了鲜明的产业化烙印，其育人模式同样强

调跨院系的合作，以设计思维的广度加深不同专业学

位教育的深度，实现了广泛的开放性，斯坦福大学

d.school 的运行模式见图 5。 
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已贯穿在经济

社会各领域与各行业，呈现出多向交互融合态势[55]。

中国也在不断地展开设计教育开放性的尝试与探索。

在 2019 世界工业设计大会上，来自海内外的著名高

校和企业，携手创建中国工业设计联合创新大学，这

是一所以产教融合为特色的创新大学，是助力人才培

养、构建产业创新融合机制和模式的重大突破。中国

工业设计联合创新大学致力于将不同特色和优势的

高校研发能力联合起来，同时整合并有效管理来自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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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斯坦福大学 d.school 的运行模式 
Fig.5  Operational model of d.school at Stanford University 

 

 
 

图 6  以设计为核心的产教融合 
Fig.6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with design as the core 
 

产业领域的课题和经费，以联合创新大学为机制和平

台，通过匹配创投孵化器，加速和增强科研成果的产

业化过程与实效。导师队伍包括企业家、科学家、设

计大师、创业者及投资机构等，聚合多维度、宽领域、

高层次力量，更有来自海内外的高校及诸多跨国公

司、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的加入，亦将为联合创新大

学的发展注入持续活力与强有力支撑，同时为参与的

各个国家和省市、大学、企业带来联动全球的人才集

聚效应和创新动能。 
所谓的“联合创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

以设计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见图 6。 

1）在研究领域，用设计学科紧密联系其他学科，

通过项目导入，寻求所需学科的学者合作。作为一门

年轻学科，设计学既要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经验，学习

不同领域的研究方法，还要推进与其他学科的密切合

作，更好地推动成果转化，在图中写作小写的 design。 
2）在产业领域，用设计产业深入服务其他产业

领域，解决各个产业领域的问题，把大设计的概念赋

予到每个行业，这也是由设计学的产业化特点所决定

的，在图中用大写的 DESIGN 表示。 
3）在设计学科和设计产业之间，实现有机融合，

其核心是围绕中间的 P，既代表项目（Project），即通

过项目式合作突出高校和企业的共同利益；又代表问

题（Problem），即通过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

人才培养更贴近社会需要。 
如图 6 所示，该模式将实现在以下方面的具体

推进。 
1）更开放的人才培养。虽然多数企业已经逐步

认识到设计的作用，并开始着手用设计提升产品的价

值，但是在设计人才上还存在较大的缺口。同时高校

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通常缺乏一线工作经验，存在

从学校到企业的培养断层。因此，开放性设计人才培

养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引进企业导师到高校给学生

授课，另一方面把高校的优秀师资用于企业的设计培

训，同时在项目合作中锻炼队伍。 
2）更开放的项目合作。企业既有短期、具体的

设计需求，又有长期、潜在的需求，应根据实际情况

做好规划，定期输出符合企业战略的、有研究价值的

项目，通过立项，由联合创新大学组织协调高校的科

研力量，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企业派驻技术人

员随时跟进项目，及时交流，使高校师生全面了解企

业的要求。项目完成后，经过专家验收评审，制定合

理的薪酬分配方式，保证各方的利益。 
3）更开放的平台建设。联合创新大学将重点建

设三个平台：第一是设计基础研究与实验平台，为企

业项目和高校科研提供开放共享服务；第二是设计教

学资源共享平台，整合高校的教学资源和社会需求，

优化配置，输出优质设计课程，如针对高校的《设计

考察》课程，可以把展会活动、企业参观、专题讲座

和工作坊相结合；第三是创新项目孵化平台，成立设

计创投孵化器，加速设计成果的产业化过程。 

4  结语 

1928 年，密斯·凡德罗用一句“Less is more”

概括了 20 世纪的设计思想，确立了工业时代的方向，

即通过设计符合现代生产条件的、标准化的产品，满

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减少繁冗提高品质，为

社会提供更加简洁实用的产品，这一信条仍在影响当

下的设计风格。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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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6]，设计的作用也

随之发生了变化。设计产业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加美

观、安全、舒适、便利的产品和服务，代表了设计创

造美好生活的使命；设计研究打破了现代学科各自为

战的局面，在自然学科和人文社科之间架起一座桥

梁，代表了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而开放的设计育人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则可能代表着教育改革发展

的新方向。设计本身就是开放的，21 世纪的设计将

告诉人们一个答案：Open is more[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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